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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增丰：
用漫塑为时代造像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实习生 陈莹

日前， 羊城晚报记者来到漫
画雕塑家王增丰位于华师附中内
的工作室。 王增丰已经在此为学
生开设美术陶艺等课程十数年。校
园外车水马龙，而他的工作室独得
一份宁静。 工作台上，摆放着多件
新创作的漫塑作品，细看，竟是著
名学者季羡林、2016 感动中国人
物阎肃、孙家栋等的塑像。 王增丰
说， 自己之所以创作这批作品，是
希望用漫塑的形式，为时代造像。

漫塑， 就是将漫画的表现手
法用于传统泥塑， 是雕塑艺术形
式之一。“王增丰是个怪人，是奇
才，官当得好好的，突然搞起漫画
雕塑来了。 ”著名雕塑家潘鹤这样
评价自己的老朋友。 从山里娃考
上士兵； 在银行行长的高位上为
求艺术而“激流勇退”，成为“自谋
职业者”；上世纪 90 年代末，成为
根雕行业的领军人物； 根雕发展
走入瓶颈， 王增丰又从“根雕大
家”转型“漫塑达人”。

王增丰的漫塑作品夸张、幽
默，贴近生活。“快乐的艺术”是他
为自己的创作定下的目标。 无论
是他为自己造的自漫塑像， 还是
在他手下诞生的社会名人、 影视
明星、草根人物等各类漫塑人物，
无不眉飞色舞、七情上面：有咧着
大嘴的，有双眉高挂的，有白眼大
翻的， 有手舞足蹈的……极度夸
张变形的人物喜怒哀乐百态，给
人强烈的视觉冲击， 让人观之也
情不自禁咧嘴大笑。

民间生活的千姿百态与酸甜
苦辣，在王增丰作品中一一呈现。
他的漫塑作品《爷爷教我写字》，
小孙子拿着爷爷长长的胡须做毛
笔， 在纸上写下“人之初、 性本
善”；他以自己奶奶为原型塑造的
《儿孙乐》，奶奶的大手托起孙子，
孙子抚摸奶奶的头发，“那一根根
白发，是我含着眼泪做的。 我想给
后人留一些东西，孝顺，孝道。 ”

而漫塑对时弊的讽刺与针砭
功能， 在王增丰手中也发挥得淋
漓尽致。例如，其漫塑《鸟是好鸟，
就是话多》，一位赤膊老人半蹲在
几凳上，手拿烟斗，和一只大鹦鹉
逗乐。“鸟是好鸟，就是话多，这句
话出自艺术大家黄永玉画作中，
话语平常但含义深刻。 如当下许
多艺术家的宣传炒作、包装，本是
好事，但是炒作过度了、出格了、作
假了，就会适得其反。 ”

羊城晚报： 您最近的一批
作品选取了季羡林 、刘盛兰等
当代人物为题材 ，为何会创作
这批作品？

王增丰：这批作品做的是
“感动中国”与“改革先锋”系
列人物。 我的创作，一定要跟
社会贴近，作品得反映社会上
各种人的生活状态。 我认为，
对历史，对这个社会有所贡献
的人， 不应该被时代遗忘，应
该让子孙后代铭记这些人。 所
以我要用行动来向他们致敬，
用漫塑的形式，为英雄、模范
造像。 希望通过漫塑的表达方
式，让大家，尤其让年轻一代，
去关注这些伟大的人。

在这批作品中，我着重表
现这些当代人物的精神。 比
如无名英雄张富清， 他的纪
录片我看了好几遍，很感人。
这个老人家的精神一定要弘
扬， 现在这个时代需要这种
精神。 季羡林先生是国学大
师，他是一个性情中人，说了
一些很有意思的话，至今读来
仍感慨不已。

羊城晚报： 您开始漫塑创
作的契机是什么？

王增丰：我从小就对雕刻
感兴趣，后来主要搞根雕。 上
世纪 90 年代， 根雕太红火
了，火到农民感觉树根都能赚
钱， 把很多树木都给挖掉了，
破坏了环境。当时人民日报也
发文说不能挖根毁林。 其实，
真正适合根雕的树根必须是
朽木，我在很多场合指出过这
一点。

一方面是考虑到环保问
题， 树根的材料越来越难找；
另一方面， 在部队时常去佛
山， 对石湾公仔颇为喜爱，感
觉泥巴的可塑性太强了。 泥塑
现在没有多少人在做了，我
想， 别人不做我来做， 无论怎
样，也要把它传承下来。 后来我
遇到廖冰兄，他跟我说，应该给
大家带来一些喜庆的、快乐的东
西。 我觉得这个方向指得很对，
所以决定去做，只为传达一些真
的快乐，一些对社会有正面作用
的东西。 我至今一直坚持走这
条路。

羊城晚报：在塑造英雄模范
时 ，使用夸张等手法 ，您认为会
不会对其形象有影响?

王增丰：也有人对我提出过
这个问题， 说会不会夸张得过
分了？ 会不会丑化英雄？ 我认为
不会。 例如，做刘盛兰的塑像，
我从几十张照片中找最能体现
他性格的形象，抓住他善良、厚
道、勤恳、谦虚、勤奋等特征来
呈现。 他笑，笑得很憨厚，这不
是丑化， 是把他所有的优点集
中到脸上来表现。我没有过分地
去夸张，缺一个牙齿，也是他本
有的面貌。 不管怎样，你做出来
的塑像，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刘盛
兰，你就成功了。 如果让人认不
出来，那说明你的功夫没到家。

羊城晚报：对于取材和创作
方向，您有什么想法？

王增丰：我个人的观点就是
要做贴近时代的东西。 一个人
的一技之长， 都是社会和老师
教给我们的， 所以要用来回报
社会。 回报社会要多做一点正
能量的东西。 我认为，创作一定
要有自己的一点风格， 有一点
自己的人格。 你要做自己的东
西， 走自己的路。 不要去模仿人
家，也不要重复自己。这样才能够
称得上艺术家吧。

还有一个文化创意的问题。
现在一些泥塑创作集中在神佛
题材，风格也有点千人一面。 前

几年文化部的一些老专家问我，
为什么五六十年过去了，一些泥
塑还是这么个形象？ 有的工艺
大师过去凭这个评到了很高的
职称，但这反而成了他的累赘，
限制了他。 传统可以千年不变，
但是你的技法、思想一定要注入
新时代的一些内涵和精神。

羊城晚报：您想表现英雄人
物人性中一种快乐的东西 ，这
会不会跟您创作上的价值观有
关系？

王增丰： 有很密切的关系。
你可以关注一下，我做的英雄人
物和西方做的雕塑，是完全两回
事。 那些公园里面的雕塑大多
是严肃、高大、正统的，让人感
觉非常肃穆。 我做的英雄就好
像我身边的人一样，脸带笑容，
甚至我还会展示一些他们本有
的缺陷。 例如，做山东拾荒助学
老人刘盛兰，他本人的眼睛一大
一小，牙齿也是缺的，我把这些
做出来，并不是丑化他，而是以
此真实的细节来辅助展示并突
出他性格上的憨厚、腼腆，让他
的面目和笑容更贴近生活原型，
更真实。 我认为，漫塑最能够反
映当下，也最入世。 它不仅可以
表现平民百姓， 还可以表现英
雄。 在表现英雄的时候，它不会
站在特别高的位置，让人有距离
感。 漫塑弥补了一般雕塑在这
方面的缺失。

羊城晚报： 您从部队转业 ，
到银行工作 ， 后来又转为从事
艺术创作 ， 为何会选择这种转
变 ？

王增丰：这跟我个人的精力
和价值观有关。 我并不想当官，
只想做自己喜欢的、与艺术有关
联的事。 我从小就很喜欢艺术。
如果当了领导，60 岁就得退休。
如果搞艺术， 艺术生命可以很
长，艺术之树可以常青。 现在我
七十多岁了，仍感觉自己跟个小
伙子一样。

羊城晚报：广东做泥塑有着悠
久的传统，您怎么评价这种氛围？

王增丰：佛山现在是中国的
五大陶瓷产区之一。 石湾公仔最
大的优点是“胎骨”形象做得很
生动， 而且它一代代传下来，釉

色已经有很大的发展，从原来的
几十种到现在的上千种，都是自
己研究的釉色。 而且慢慢地，北
方的釉色、新的技法也都引进过
来了，这说明广东特别包容。

现在我们把它提高到“非
遗”的高度，非常好，可是不能过
头。 一些艺术家的身份因此起来
了，他们创作的东西却比以前少
多了，都忙着应付那些浮在上面
的东西。 本来是好事，但因为没
有处理好， 就变成本末倒置了。
其实作为艺术家，没有必要去搞
这么多社交，还是多搞一点创作
为好。 包括现在流行的产业化，
用机器批量生产，我认为，传统
手工艺是手工做的，产业化就像
让我们去复制。 这个叫商品，不
是艺术品。

王增丰
中国雕刻艺术大师、广东

省高级工艺美术大师、广州大
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客座教授
及硕士研究生导师，入选“传
承广州文化的‘100 双手’”。
从事民间艺术研究、 创作 40
余年， 作品以根雕、 木刻、木
雕、泥塑为主，现任广东省锃
风艺术研究院院长、广东省人
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广东
省文史馆工艺美术研究院副
院长、广东省岭南民间工艺研
究院副院长。

艺术家，还是多搞一点创作为好

我做的英雄，就好像我身边的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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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对社会有正面作用的东西 羊城晚报：漫塑对很多人来说

是比较偏门的一种艺术形式，您为
什么挑了这种形式？

王增丰： 其实漫塑有悠久历
史。 几千年以前汉代的击鼓说唱俑，
就是像漫画一样的人物，不是特别写
实，有夸张的形象，笑得特别可爱。 我
认为，这在中国美术史上值得一书。

那为什么现在很少人去做呢？
因为这里面的技法跟传统的雕刻
不同，强调夸张、变形，把人物的
特点放大。 比如说“笑”，可以笑得
很夸张、很开心、很有性格。 这走
的是比较另类的路线， 并不好把
握。 但尽情地去把人物的特点放
大，能让人感觉到一种喜乐。

漫塑以前都是民间在做，我感觉
应该把它发展起来。 现在大部分英雄
模范的雕塑都是非常严肃的。 但他们
也是普通人，也有血有肉，为什么不
能把英雄人物身上人性的快乐表现
出来呢？ 我希望能表现这个城市里面
的人的一种心态，给大家带来正能量
的欢乐。

羊城晚报： 您进入泥塑领域
后 ，如何吸取各方营养 ，摸索出自
己的风格？

王增丰：上世纪 90 年代末，我
见到了天津的中国泥塑大师于庆

成。 他做的泥塑让我特别震撼。 他
的作品做的都是农民形象，感觉特
别憨厚， 特别实在， 有一种“泥
味”，也很有人性，很有性格。 这些
作品的比例和正规雕塑完全不一
样， 我感觉它这个风格就是漫画雕
塑。 所以我就仿他的作品，仿了将近
有一年。2002 年，我拿第一件作品去
参加全国展，这件作品模仿的是于庆
成的《长江·黄河》。不料竟得了金奖，
让我大吃一惊。 但后来我想，如果一
直按照于老师的风格来做，那我永远
都会活在他的影子之下。 所以我下
决心，要开创一条自己的路。

经过比较和研究， 我决定还是
做漫画雕塑。 漫画雕塑基本上就是
漫画的立体化，但我发现，并不是所
有漫画都适合我， 所以我要有所选
择。 我到广州美院找来一些教授的
漫画作为参考，尝试做各种作品。 我
逐渐领悟到， 所谓的夸张变形并不
是没有根据地乱来， 而是要抓住一
个肖像的最突出特点进行放大。 我
自己做了几十上百个塑像， 不同的
特点尝试用不同的方法去放大、突
出。 一整天一整天地练习，直至能把
一个人物比较熟练地表现出来。 终
于，自己做出的感觉和于老师的不一
样了。

我想把漫塑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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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间京城有名的回转寿司
店，以大师傅的“家人化服务”为
卖点。 小庄的上司特意带着他们
三位下属来，目的仿佛并不是品尝
寿司，而是要向下属们炫耀他在这
里的特殊地位。 他还会悄悄对小
庄说，等下师傅把三文鱼最肥厚、
脂肪花纹最密的部分放在寿司上
时，会特别示意咱们去取，你一定
要注意师傅的眼色，手要快。

看着师傅与上司频频对着眼
色，小庄不免对这买卖双方的地下
谍报员一样的行为暗自好笑。 她
想到美国作家托马斯·索威尔曾经
说过：“不知为什么， 再权高位重
的人都会在寿司师傅和咖啡师面
前，缩小自己的‘人际气泡’，暴露
自己的口味嗜好。 ”

走神间，师傅用眼色示意小庄

去取的寿司，已经转走并被别的食
客取走。 上司不免惋惜摇头。 小庄
又在心里笑了： 上司是 70 后，果
然不了解 90 后。 对 90 后而言，长
大成人的一个突出标志之一，就是
相应地放大自己的“人际气泡”。
她可不想被寿司师傅轻易看穿，那
意味着她将在这里失去尝鲜的可
能性，她只能吃师傅觉得她应吃的
那几样了。

小庄仔细观察师傅的一举一
动，觉得头发花白的他，神气做派
颇有几分像自己的外公。 所以刚
才寿司师傅只一瞥，小庄就明白他
内心的失落了。

外公也是家里的主厨，而且是
那种把儿孙辈的口味都记在心里
的人。 小庄上大学后抽时间回老
家去看他，年过七旬的他，依旧会

给小庄做松鼠鳜鱼、 糖油耙耙、蟹
粉狮子头等非常费工夫的菜。

小庄提醒说：外公，以后别做
松鼠鳜鱼了， 要倒大半锅油煎炸，
烫着了怎么办？ 再说，炸过鱼的油
您又舍不得倒掉，我走后这一个礼
拜，您做菜用的就全是这带鱼腥气
的油，对吧？

外公却回应说：“我就爱吃鱼腥
味儿的菜，这表明我外孙女来过了。
看着你吃，比我自己吃还有味儿。 ”

小庄只好让他盯着瞧。虽然明
白外公是个对小辈毫无保留、全心
全意的人，又是亲手把自己从小带
大的人，但这种贪婪地盯看，还是
令小庄吃下去的东西全堵在胃里。
因为这样全心全意对别人的人也
会渴望别人以同等的推心置腹，向
他敞开所思所想啊。而这恰恰是成

年后的小庄不愿给予的。 20 岁以
后，她认定“成熟”就是在自己的
“气泡” 中消化对这个世界的观
感，消化喜怒哀乐。 她不免对试图
进入自己“气泡”中窥探的人保持
警觉，哪怕那人是自己的长辈。

小庄知道，吃完了饭，外公就
要以他信奉的那套真理来说教她
了：除了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啥工
作也不能算是“正经工作”； 除了
出生本地公务员家庭的男友，啥人
也不能算是“靠谱男友”； 除了任
劳任怨为导师服务，搞啥社团都是
“瞎胡闹”，对将来找工作、保研一
点用处都没有……大概是做过松
鼠鳜鱼自持有功的缘故，外公说起
这番话来格外理直气壮。 小庄甚
至感觉到，她的人生选择也如一尾
活泼的鳜鱼， 正被外公牢牢捉住，

拍晕了头，划上花刀，准备进入热
油锅脱胎换骨。

结果回老家探亲归来，母亲劈
头盖脸地批评了小庄一顿。 母亲
说，外公很伤心，觉得外孙女不像
六七岁时那么与他贴心了。小庄莫
名觉得委屈， 她说：“我不想外公
以爱的名义干预我，这让我觉得不
自在。 我六七岁的时候，想要的自
处空间是很小的； 十几年过去了，
现在的我需要一个很大的自处空
间。 为什么外公和你都不懂？ ”

敏感如她，就想要一个“安心
的气泡”而已。 这个“气泡”，多少
能帮她抵御外界的风霜雨雪和压
力，减轻了行进中的颠簸，让她消
化各种自卑与自我怀疑。为什么她
的长辈和上司都不乐意让她保留
着这个“气泡”呢？

我和爱人早年在外地做生
意，无暇顾及刚刚上幼儿园的女
儿，只好放在婆婆那带。 周末把
女儿接来时，她总跟在我们屁股
后头跑，边跑边求抱抱，那样子
很是可怜。

有一天我回婆婆家接女儿，
女儿还在床上睡着。 我站在床边
看女儿柔和的睡颜， 突然发现：
女儿枕头上铺了一件粉色的睡
衣， 女儿的小手正紧紧地抓着
它———那是我以前穿过的一件
睡衣。“囡囡吵着要你， 一直在
哭，我们怎么哄都没用，没办法，
就去你衣柜里翻了件睡衣让她
抱着睡。 她抱着你的睡衣以后，
倒真的不哭不闹了。 ”听着婆婆
的解释，我一阵心酸。 女儿醒来
后，一看到我就高兴得从床上蹦
了起来，一头扑进我怀里，接着
又哭起来。 我的眼泪顿时也被催
了下来。

之后，由于各种原因，我们
停掉了外地的生意。 我决定每晚
都陪着女儿睡觉，给她讲睡前故
事，和她做游戏。 但那件粉色的
旧睡衣，仍旧每晚铺在女儿的小

枕头上。 我要是表现出一点要拿
走的意思，她就警惕地死死抓着
不放。 我特意买了一件一模一样
的想换一下， 可是女儿也不知怎
么的，就是知道此睡衣非彼睡衣。

时间长了， 衣服总要洗的。
那天女儿抱着刚洗过的睡衣半
天缓不过神来， 突然开始大哭。
我吓了一跳，赶紧把她搂在怀里
低声哄着。 女儿缩在我怀里，攥
着睡衣凑近鼻子使劲闻，哭得抽
抽搭搭：“没有味道了！ ”我听不
明白：“一样的啊，睡衣就是睡衣
啊。 ”女儿把脸往我怀里凑，抱着
我的腰，脸埋在我胸口，含含糊
糊地带着着细细的哭腔，说：“不
一样的，没有妈妈的味道，就不
是‘妈妈睡衣’了……”我感到胸
口慢慢地湿了一大片。 女儿竟然
把它叫做“妈妈睡衣”———全天
下只此一件的“妈妈睡衣”！

再后来， 女儿上了小学，我
以为女儿会慢慢淡忘掉这件睡
衣。 但事实是，每每女儿一回家，
不见这件睡衣，就会第一时间扯
着嗓子叫：“我的‘妈妈睡衣’呢？
你们又洗了吗？！ ”我们跟她说有

股怪味要洗了，她却争辩说“没
有啊”。

这件“妈妈睡衣” 就这样跟
着她的成长，一晃就是十年。 女
儿已不再像小时候那么依赖妈
妈，“妈妈睡衣”终于被叠好放进
衣柜里，没人再提。

那年因为女儿要去国外读大
学，我们搬了一次家。 我又一次
翻出了那件睡衣。 发现它上面破
了几个洞，我就把它和其他不要
的东西堆在一起， 然后就忘掉
了。

暑假的一天， 我正坐在客厅
里看电视。 回来度假的女儿突然
从房内探出头，问我：“那件睡衣
放哪啦？ ”

“哪件睡衣？ ” 我 不 明 就
里。

“就是……”女儿突然加快了
语速，急吼吼地说，“就是以前我
的那件‘妈妈睡衣’啊！ ”

一瞬间， 我怔住了， 心里像
被 一 根 细 针 不 自 然 地 扎 了 一
下———这么多年来， 原来那件旧
睡衣依旧在女儿心中占据着重
要位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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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音”征文 作品选登

一勺猪油绽放的花朵
□沈美霞

煮菜前， 在一锅沸腾的
水里加入一勺熟猪油，水面
上浮起的一个个锃亮“小镜
片” 就像时光隧道一样，将
我带回到遥远的童年时代。
我仿佛在“小镜片”里看到
一张慈祥的脸庞———那是
焕昭姆，她是我儿时小伙伴
海亮的妈妈，是我的邻居也
是我家同祖的宗亲。

当年在我家所在的这
条幽长小巷里，数她家最富
裕。 她的丈夫去了新加坡，
每一次回乡探亲时，总会带
回很多新颖的东西。

焕昭姆只生了海亮一
个孩子，所以她对我们这群
同住一条巷子里的女孩子都
特别喜爱。但我印象最深的，
还是常常见她去镇上的邮
政厅取完“南洋”汇来的款
项之后，便到菜市场买一点
猪板油。 在那个清汤挂面配
青菜的年代， 这巷子里的人
家，除了年关将至，会把自己
家圈养的猪宰了卖掉， 剩下
一点肥猪肉作为过年过节
“加味”的调料，平时大家都
很少会随随便便就吃上一盘
猪油炒青菜。

记得我们村子里刚通电
不久， 焕昭伯便带回来一台
14 英寸的黑白电视机。 焕昭
姆家立刻成了“人间天堂”。
一个寒假，天很冷，我们几个
追看《西游记》入迷的小孩，
依旧包裹着厚厚的棉衣跑到
她家看电视。 等到《西游记》
播完，已经接近夜里十一点，
刺骨的寒风往我们的棉衣里
直钻。 焕昭姆便翻柜倒瓮地
拿出家里剩下的一些“番罗
知”， 还会烧一小锅开水，放
一点粗盐，再放一勺熟猪油，
煮成一道美味的猪油盐汤，
给我们每人倒上一碗。 我们

几个小伙伴端起碗就咕嘟咕
嘟地一口喝下去。 那股猪油
香喷喷的味道，直沁心窝，让
我回味一生。

一连几个夜里， 焕昭姆
都烧猪油盐汤给我们喝，馋
得我们几个小伙伴，每天夜
里最挂念的已不是看《西游
记》， 而是等着吃那一碗猪
油盐汤。 那是个连一粒白糖
都要偷着吃的年代，能在寒
冷的夜里吃上一碗猪油盐
汤，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多么
幸福的事！

后来， 父亲在小巷以外
的地方建了一幢楼房，我们
搬家了。 我家饭桌上也变得
色香味俱全。 再后来，我到
外面求学，了解家乡的情况
只有通过书信。 有一次，儿
时的玩伴在来信中告诉我，
焕昭姆去世了。 因为焕昭伯
在新加坡有了另一个家，焕
昭姆郁郁而终。 海亮也成了
“孤儿”。 我们都为此潸然泪
下，突然特别怀念起焕昭姆
那一头周璇式的卷发，和那
一碗在寒夜里飘香的温暖
的猪油盐汤……

时光飞逝， 转眼间，三
十年过去了。 有一次，我的
女儿面对餐桌上丰盛的菜
肴挑三拣四，我便给她讲起
过去，讲起那一碗在寒夜飘
香的猪油盐汤。 我不知道女
儿是否能理解我们以前贫
寒的生活，她当时只是轻轻
地帮我擦去眼角溢出的泪
花，什么也没说。 但后来，女
儿不再那么挑食。

今天我站在厨房的锅
前，看着那锃亮的“小镜片”
如花朵般绽放，心里有一种说
不出的滋味。再次想起当年那
碗猪油盐汤，眼前竟又浮起一
片泪光。

女儿的“妈妈睡衣” □沈诗琦

留个安心 □明前茶“人际气泡”的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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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老家县城长大的， 因此
对往昔各种流动摊贩穿街过巷的吆
喝声耳熟能详，至今仍常念于心。

那些年， 商品流通处于原生
态。 母亲买菜主要去农贸市场，日
用品也在国营商店置办。 不过，那
些挑着担子、推着板车、挎着篮子
的游商还是能恰好地“拾遗补缺”，
比如提供一些集市买不到的农副
土特产品，便利百姓的生活。 而唤
起人们购买欲的，就是那些高高低
低、带着厚重乡音的吆喝声。

我家远房婶子是游商之一。 她
有经济头脑，早年当过大队广播站
播音员，嗓音圆润悦耳，加上会用
修饰语，叫卖啥都能火。 她的板车
上一年四季总是堆着各种“俏货”：
开春， 婶子兜售刚挖起来的春笋，
带着浅绿叶片含苞待放的花苗，几
声高亢明亮的“春笋炒肉，香着呢”
和“把春天搬回家”的广告词特别
撩拨人心；夏天，婶子则叫卖“又甜
又大的沙瓤西瓜”和“正宗黄家湾
甜瓜”，引得购买者众；秋天，婶子
沿街兜售新鲜板栗、土鸡蛋和香麻
油，吆喝声伴随着油香弥漫着满街
满巷；冬天，婶子改做热乎乎的豆

腐脑和酸辣粉，连绵的吆喝声召唤
着四面八方的大小“好吃佬”。 那些
年，她靠流动的摊子在老家翻新了旧
屋，还供一对儿女上完大学和中专。

那时，人心淳朴，鲜有欺诈，居
民对不分时段、繁杂的吆喝声也几
乎都能包容。 声声吆喝，忽近忽远，
悠然绵长，客商欢欣互动。

后来我生活在大都市， 几乎看
不到沿街吆喝生意的流动摊贩。 城
市管理也不允许纷杂的叫卖声“扰
民”。 偶尔在地铁站口、医院和学校
门前摆卖莲蓬、荔枝、土梨等的商
贩，都处于随时被驱赶的“危情”之
中，他们基本上是“无声销售”，生
意自然清淡。 而现在商品充盈，网
购发达，消费观骤变，更无需吆喝
叫卖。

国庆节回老家， 窗口突然飘来
“卖秋梨”的吆喝声。 我拔腿就出门
去买了满满一袋子。 年迈的父亲笑
着说， 现在小县城的正街上也不准
乱吆喝，还不准用电喇叭，但游商还
是有， 只有在背街里巷才敢偷偷地
喊几声。 我看着那一袋梨，突然有些
无奈，又有一丝欣慰，不管如何，我
终于又听到久违的吆喝声啦！

久违了，那声吆喝
□刘卫


